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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化对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学习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过程中，围绕中国

科学发展的文化背景进行冷静、深入的反思，对我国科学文化创新和中国科学的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下面是一组从不同侧面简述该主题的观点性短文，希望能引发读者的进一步思考和讨论。

文/曹效业*

中国科学院 北京 100864

构建适应“出思想”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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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在2011年夏季院党组

扩大会上，将中科院的产出目标从过去常说的“出

成果、出人才”发展为“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

为什么把“出思想”提升到如此重要的高度呢？我

体会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白春礼院长可能已前瞻地判断出六中全

会后，我国将出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局面。

尽管中央界定这次文化主要指意识形态和人文社

会方面，但正如胡总书记在六中全会上所说，这是

在关键时期做出的战略决策，我体会其战略意图

是为我国的现代化建立文化基础，而树立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固然重要，

但不足以支撑中国的现代化，现代化还要求我们

与时俱进地吸收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文化这

一最具时代特征的先进文化。考虑到中国没有经

历近代科学革命这一历史过程，我们民族的科学

素质具有先天缺陷这一事实，注意到六中全会没

有重点强调科学对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作

用，中科院就更有“出科学思想”以促进我国文化

发展的特殊的责任，可以说，这是建设文化强国对

中科院提出的新的重大战略需求。

二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科院建院 60周年时，

重提中科院要当我国科技发展“火车头”的要求。

现在我国科技与上世纪 50年代大不相同，有人形

象地说，现在是“动车组”，大家都有发展的动力，

不需要谁来拉动。故现时的“火车头”作用主要应

体现在把握方向上。刘延东国务委员在中科院干

部大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中科院作为国家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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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库和智囊团，要围绕“如何科学选择和

优化布局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和方向”等提出

科学建议。“出思想”以发挥学术引领作用，

已成为中科院在新形势下发挥“火车头”作

用的重要体现。

三是从中科院发展实际看，其为经济社

会发展和国家安全方面做出了许多重大科

技贡献，但相对来说重大原始科学创新则较

少。而重大原始科学创新往往源自思想创

新，我们再也不能满足于外国人做什么我们

就做什么，再也不能满足于证明外国人的理

论和猜想正确与否，而必须善于“出思想”，

善于从我国现代化的战略需求中提炼出科

学问题，善于前瞻思考世界科技发展的方向

并开拓新的前沿。非如此我们的“创新跨

越”就会是一句空话。

中科院的创新文化建设应该说取得了

很大的成绩，已经构建起适应出成果、出人

才的文化，但坦率地说，我们的文化还不太

适应出思想。如何在现有文化建设的基础

上，注入适应“出思想”的要素，是当前中科

院创新文化建设必须探索解决的新任务。

我认为构建“出思想”的文化，不太可能立竿

见影，要从下述比较基础的问题抓起，让其

潜移默化地起作用。

一是科学传统问题。尽管我国有悠久

的文化传统，也有辉煌的科学史，但我国的

近现代科技是舶来的。自西学东渐以来，我

们经历了引进知识、技术以及科学文化传统

的历史过程。在最早期，主要是引进知识，

既包括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也包括一批

主张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贤们主动引进的，

如魏源、徐光启等。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

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的国门，中国的一

些有识之士进行了“洋务运动”，现在学界更

愿意称之为“自强运动”，主张“师夷之长技

以制夷”，但我国的传统文化甚是强大，提出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引进科学与知识

的同时，人为地拒绝了最为重要的科学文化

传统。直到“五四运动”，才觉悟到这样不

行，必须从更深的文化层次入手，才有了高

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

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中国知识阶层

开始大规模引进各种西方的社会思想，包括

共产党人引进的马克思主义。这场新文化

运动，自“砸烂孔家店”式的与中国传统文化

决裂始，对中国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后来的历史实践表明，它也深刻影响了

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中国科学界的文化传统，主要来自以下

三个方面：一是世界科学共同体的科学传

统，二是中国近代科学先驱们或多或少带有

中国儒家文化色彩的文化传统，三是共产党

的思想传统。在这三方面中，我个人认为，

我们继承和了解过少、也是最需要加强甚至

补课的，是世界科学共同体的科学传统。

科学共同体的科学传统，简言之就是科

学理性。何为理性，柏拉图的解释是：确实

存在着一种高于感觉的理性，聪明人可以通

过理性确定真正的知识。考察人类思想史，

世界各民族对世界的认识，无一例外地始于

神话，随着人类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一些民

族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多数民族从神

话走向宗教，有一个民族例外，这就是古希

腊，走向了自然哲学体系。前者的核心是信

仰，后者的核心是理性。两者的本质差别在

于，信仰的本质是崇尚经典，所有结论要符

合和源于经典信条；理性的本质是追求真

理，不承认有亘古不变的教条，而必须用理

性的方法去探索。14 至 15 世纪的文艺复

兴，唤醒了人类理性，催生了科学革命和启

蒙运动，前者是人类对自然系统进行理性探

索的成功实践，后者是人类对社会系统进行

理性探索的有益实践，它们在人类思想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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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是重要的，对现代文明的影响是深刻的。

关于科学理性，我在拙文“中国科学院的文化

传统”（《科学与社会》2011年第 2期）做过一些议

论，就当前文化建设而言，我只想强调两点：一是

牢固树立和正确理解科学的世界观。科学的世界

观认为世界是可知的，是可以用理性知识体系来

描述的，这是区别科学与玄学及其他非科学（我不

主张滥用伪科学一词）的分水岭，是每一个科学工

作者的认知底线。我们过去的教科书把科学的世

界观表述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可知的，应该说

是不准确的。因为即使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也认为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二元构成的。更重要

的是，科学的世界观所说的可知，不仅物质世界是

可知的，精神世界也是可知的，我们长期以来把研

究精神世界的科学加之以唯心主义的罪名予以批

判和拒绝，应该说是与我们对科学世界观的片面

理解有关。二是坚持科学的方法论。以理性主义

为文化基础的近现代科学，只承认两大科学方法，

即笛卡儿的逻辑推演法和弗朗西斯·培根的事实

归纳法，以及这两种方法的组合。除此之外的方

法不能称之为科学方法，得出的结论不能称之为

科学结论。比如民主，民主是一个好方法，但不是

科学方法，得出的结果只能称之为多数人的共识

而不能称之为科学结论。

二是知识基础问题。毛泽东指出，“人的正确

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

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

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

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17世

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丰富的科学实践，产生了许

多正确的科学思想，其中一些如“追求真理”、“实

事求是”等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实践，成为人类最

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由于我国没有经历科学革命和近代科学发展

的历史过程，所以我们过去出不来正确的科学思

想，但在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科技将会有大的发

展，甚至跨越式发展，如果有了伟大的实践而再不

出思想就说不过去了，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要为

出思想做知识基础的准备。一个老实的办法是学

习与研究，要学习、研究科学史特别是近现代科学

史，因为那里记录了近现代科学发展的全过程，记

录了大量的科学实践。我们还要研究一些科学思

想史，因为只了解科学创新的过程是不够的，还应

了解科学大师们创新时的所思所想，正如伏尔泰

所说，“了解前人是如何想的，比了解他们是如何

做的更有益”。中科院的自然科学史所在国内该

领域仍保持着核心地位，与国际科学史界有广泛

联系，近年来国际地位也显著提升，可以在这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建议中科院创新文化的领导机关

做一些安排，以自然科学史所为骨干研究力量，与

那些准备要“跨越发展”的研究所共同研究本领域

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为我们“出思想”打一些基

础。

再深一点层次，我们要研究一点科学哲学，通

俗地讲，科学哲学研究的是自然系统的一般规律，

而各学科研究的是特定对象的特殊规律。马克思

主义告诉我们，一般规律对认识特殊规律具有指

导作用，如果我们对一般规律没有起码的了解，也

很难对特殊规律有更深刻的认识，很难有所谓重

大原始科学创新。我们过去学习和掌握的哲学主

要是辩证唯物主义以及自然辩证法，应该说这对

我们搞科技创新是十分必要的，但可能并不是很

充分的。自启蒙运动以来，一切近代哲学严格地

说都是唯理主义的，事实上这是哲学史家划分近

代哲学的标准。在唯理主义框架下，产生了众多

的哲学流派，有些可以因由物质和精神构成的二

元世界谁是第一性的而划分为唯物主义或唯心主

义，有些不宜如此划分，如对知识的来源的哲学认

知，真理是理性天然或所固有的（先验主义），还是

从感知和经验中来的（经验主义），我们就不好说

先验主义是唯心主义而经验主义是唯物主义的；

又如关于何为知识的哲学，一种观点只承认用数

学和逻辑表述的才是真正的知识，另一种看法是

知识还包括运用概念进行理性思维和辩证思维，

82



院刊

我们就无法区分何者是唯物主义或唯心主

义。因此，在这方面适宜先不归纳主义还是

以多研究问题为好，因为这里有许多对我们

出思想有启迪、有借鉴的东西。

更广泛一些，我们还应了解一些人类现

代化以来形成的现代社会思想，因为我们搞

科技的目标既是追求真理，更是为了实现我

国的现代化。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思想文

化的繁荣是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考察近现

代人类思想史，对现代化有重大推动和基础

作用的，有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有浪

漫主义时代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

义，当代还有所谓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

后现代主义等。

党中央制定科学发展观，不仅是将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也解放思想地吸

纳了人类社会关于发展的许多先进思想。

中央提倡进一步解放思想，既有在实践中打

破思想束缚大胆创新的意思，也有更加解放

地吸纳人类先进思想的意思。在我国科技

界，两者都十分重要，而后者似更为紧迫。

我们搞科技创新，我们要出思想，也应向中

央学习，解放思想地引进和吸收一切有利于

科技创新的先进思想，而不是人为地设置种

种禁区，也要大胆地从科学实践出发，思考、

质疑和发展一些被奉为经典的理论，因为科

学不承认有亘古不变的教条，因为科学有永

无止境的前沿。

康德说过，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

空的人。温家宝总理在向新聘任的国务院

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时也

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

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

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

言的人，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崇高的

精神追求”。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对于出思

想也是至关重要的，不能要求大家都仰望星

空，因为大家更要脚踏实地地做好本质工

作，但从文化和精神追求上，中国的科学界、

知识界应该有更多的像温总理希望的三种

人，这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知所

在，也是出思想必不可少的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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